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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广州美协副主席朱光荣:

父亲激励我奋发进步

父亲离开我们家已经整整 15 年
了， 他的音容笑貌仍时不时浮现在眼
前，清晰如初。

父亲与吴冠中同龄，年轻时拿了过
继祖父藏的驳壳枪参加了革命，成为佛
冈游击大队一名指挥员。他屡被国民党
反动派悬赏，却又屡屡脱险。 十余年血
与火的残酷斗争， 伤情一直与他无缘，
让少年的我惊奇不已， 在我心目中，父
亲简直如神一般存在。

后来父亲到北京学习 ，再后来又
辗转赣州与广州，从中医学院到省委
党校任教员，孜孜不倦学习和教授理
论知识成为日课。 家里 5 位子女中 ，
诗词文学样样皆能、从事编辑工作的
大哥 ，华工毕业通晓七国语言 、先教
学后外贸工作的二哥，认真投身到护
士行业的三姐华师附中和中大毕业 、
从事经济分析的四哥，都让父亲特别
放心。 只有最小的我，由于痴迷上绘
画 ，学习成绩便不上不下 ，前景不明
朗而令他无比担忧。 父亲让高中毕业
后的我去省委党校印刷厂 、校刊编辑
部当临时工，想必当时考不上大学的
我成了他最放心不下的儿子。

直到我觉醒到不能成为家里最差
一员，主动去夜校求学，继而考进珠影
动画公司， 父亲担忧的脸庞才有所放
松。 当我决定投考广州美院，父亲仍是
半信半疑；直至一考即中，父亲这才终
于放下心，平常严肃的脸上多了不少宽
慰的笑容。

父亲有周末去新华书店看书的习
惯，很多时候就带上最小的我去。 他去
看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我则津津有味
地看连环画，爱上绘画全因此。 幸好那
时无人拐带儿童，不然我都不知被卖了
多少回了。

父亲对儿女喜欢放养，他很相信儿

女们有自觉上进的慧根。而且他对文理
两科不偏爱， 故四个儿子两文两理，十
分均衡。 父亲喜欢儿女们全面发展，劲
往多处使，为人、处事、工作、锻炼、家庭
都不误；特别强调正直做人、清正廉洁、
奉公守法， 不辜负党和国家的培养 。
特别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求我们不盲
从、不动摇，体现了一位 60 多年党龄
的老党员对党和祖国无比忠诚之心！

正因为父亲以身作则 ，我考上广
美国画系后，不但在学习上严格要求
自己 ，在生活中也乐于助人 ，得到老
师和同学们的认可，因此被推选做了
后三年的班长、最后一年的系学生会
主席。 父亲要求我们全面发展 ，也让
我有效处理好各种羁绊。 门门学科的
学习均全力以赴，不偏科而主动求进
的结果让我荣获了后三年的优秀学生
奖学金。

父亲在人生的最后十年，看到我在
艺术发展上的不断进步，也乐于周末与
母亲一起坐上我的汽车到处行走，他常
常告诫我不能自满， 要不断推陈出新，
不断挑战自己极限， 向更高的目标迈
进。

父亲在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留下
了他的名字：朱继良。 他的音容笑貌和
正直身躯，永远激励我百尺竿头、勇往
直前、不断奋发、不断进步！

父亲走了，整整有 17 年了！
这十几年来， 我陆陆续续在广州、

珠海、河源、东莞、增城等地举办过个人
画展。 遗憾的是，父亲却一次也看不到
了。

其实父亲是很想去看我的画展的。
2001 年 7 月， 我跟刘思东在增城文化
局“红太阳”展览厅举办作品联展。画展
前两天，老爸早就准备好要上增城看展
览了， 还约了龙川县的老友一同观看。
可是，画展前一天，父亲却病倒了，轻度
中风，住院了，行动不便，画展也看不成
了。之后一直呆在家里，哪也去不成了。
那时我们几兄弟都还没买车 ， 直至

2004 年 3 月父亲去世， 结果他想看我
画展的愿望也永远没法实现了。

还在我读小学的时候， 喜欢诗文
书画的父亲非常注重我们几兄弟在这
方面的培养，经常督促我练书法，从柳
公权的楷书入手，后来又练隶书。 当我
们几兄弟从增城迁回老家大埔就读
时，父亲还在增城教书，除关心我们学
业成绩外，还时常寄些文学、连环画及
一些绘画的资料书让我们学习。 至今
我还保留着 1977 年父亲从增城寄回
大埔给我们几兄弟学习绘画的 《美术
作品形象选》，在扉页上还特意交待要
好好学画，不要借人，不要弄丢。 在那
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 在那偏远的小
山村里，父亲就那么注重美育培养，可
谓是用心良苦。

上了初中后我又出来增城读书，因
忙于学业，就较少练书画了。 1983 年在
增城师范学校读书时，我开始加入美术
兴趣小组，自小打下的一点基础派上了
用场，成了美术骨干，对画画的兴趣就
越来越浓厚了。 那时美术小组外出写
生，不少人都背个深绿色的画夹像个画
家的样子，觉得很是风光，也很是羡慕，
可我没钱买。 那个画夹嘛，大概也就 8
元左右。 向父亲要钱（我平生极少向父
母、别人要钱的），平时很是节俭的父亲
却觉得贵。结果他自己亲自动手用两块
夹板，外面缝上深蓝色的布料，再弄个
背带做了一个画夹。 我拿到一看，觉得
不太“正宗”，还不太乐意用，没法也只
好用着。

增城师范毕业后，我不愿一辈子教
语文， 一心想考上梦寐以求的美专进
修，然后做个中学美术教师什么的。父亲
知道我的想法后， 还想方设法联系上以
前的旧同事、 后来在广州美院教学的叶
绿野老师， 让他帮忙了解有关考美专的信
息。 有一次还带着我，用纸皮箱装上一只
自己养的鸡去拜访叶老师。后来叶老师多
方打听，还寄来招生简章，加上自己的
努力，终于考上了广州师专艺术系。

广州师专毕业后，做了三年中学美
术教师，又在报社做了五六年美编。 那
十年里我其实是没有太多画画的，工作
上倒是还可以，从美编一直升职至报社
副总编辑、社长助理。 但在画画上却没
什么成绩。

唯一让父亲感到宽慰的是，2001
年，我在工作之余重拾画笔，还出版了

第一本画集，2003 年底， 父亲看到了
我主编的《画风———当代广东中青年画
家解读》第一卷，那时他已中风待在家
里，阅读后还认真插进书架里。 能出个
人画集、主编美术书籍，对于喜欢自编
诗集、自己复印装订的他来说算是一件
了不起的大事了。几个月后他就永远离
开我们了，我的画展也就一次也看不到
了。

生活还在继续，人生总有遗憾。 或
许我今天的努力，远在远方的父亲也会
感到欣慰与自豪的！

父亲名叫张凌，生前系增城区永和
简村小学退休语文教师，从事乡村教学
长达 50 年，酷爱读书与写作，桃李满天
下，备受乡里好评。

在节日里，谨以此文表达对父亲深
切的怀念。

广东省青年美协副主席张铁威：

父亲的遗憾

■张铁威父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留影

■张铁威 春江水暖

■朱光荣（左）小时候与父亲

■朱光荣 云林高弈


